
诗稗互渗与《聊斋志异》意趣创造

李桂奎

内容提要 平生诗稗兼擅的蒲松龄长于将诗词脱化入小说，不仅能借屈原、李贺以

及陆游等前人诗意叙事，而且还时常使自我诗词与小说在文辞意象上互通。凭借这种诗

稗互渗的创作本领，蒲松龄不断打破诗稗“别是一家”壁垒，将诗词“抒我情”转换为

小说“叙他事”，使作为“他者”的小说人物皆含有作者“本我”的精神气质。这种诗

稗互渗的创作实践所寄托于《聊斋志异》的“孤愤”真意，不仅是韩非子、屈原乃至整

个传统“孤愤”文化元素的叠加，而且还蕴含着作者面对现实人生的磊落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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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中，文本与文本之间常常发生各种

历时性或共时性渗透，即所谓之“互文性”。这种

文本互渗既可发生于同一文体之间，也可发生于不

同文体之间。就中国文学而言，小说与戏曲同源异

流，自然会经常发生互渗；而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

一长于抒情，一长于叙事，虽然也曾有过像白居易

《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那样的一题两作之

互渗，以及宋代将小说故事化入诗歌那样的联姻互

渗［1］，但毕竟诗稗两种文体的职能有较大跨度，

其发生互渗的难度自然也较大。古代许多小说家擅

长将诗词文体嵌入小说，使之“文备众体”；而清

代蒲松龄却能凭借诗稗兼长的优势，在创作上真正

做到文本意义上的跨文体互化，将诗之“意”与稗

之“趣”进行有效化合。据《聊斋自志》所言，《聊

斋志异》是一部依托“寄托”笔法传达真意的“孤

愤之书”。在其文本意趣创造中，蒲松龄不仅善于

将前人诗意化入，而且还常常让自己的诗稗互通款

曲、形影相吊。从诗稗二体文本互渗视角，不仅可

以更好地品味这部文学经典的文本美感，而且可以

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孤愤”真意。

一 将前人诗意脱化为自我稗趣

蒲松龄善于通过脱化前人文本实现以故为新，

自铸伟辞。关于《聊斋志异》对各种前人文本的“脱

化”情况及路数，笔者曾进行过一番梳理和总结［2］。

这里就其对前人诗意的吸取与脱化情况进行探讨。

《聊斋志异》从何而来？对此，《聊斋自志》

曾给出这样的提示：“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

骚； 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3］所谓“披

萝带荔”乃出自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

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而所谓“牛鬼蛇神”则

见于杜牧《李长吉歌诗叙》“鲸吸鳌掷，牛鬼蛇神，

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在创作实践中，蒲松龄不

仅注意脱化屈原之诗为诗，而且还惯于化用屈原诗

意创制小说。对此，张崇琛曾经从发泄愤气、褒扬

女性、借自然物象征、立体化结构等四个层面论之，

指出二者“已不单是词句的化用或描写的相类，而

是更高层次上的相通了”［4］。除了屈原神鬼之诗，

蒲松龄还借李贺鬼怪诗生发稗趣。王渔洋给《聊斋

志异》题诗时说蒲松龄“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

坟鬼唱时”［5］，指出其小说取法李贺《秋来》“秋

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之类的诗意。在

意象、意境以及用词等方面，蒲松龄的《夜坐悲歌》

诗“黄河骇浪声如雷，游人坐听颜不开。短烛含笑

惨不照，顾影酸寒山鬼笑。半夜闻鸡欲起舞，把酒

问天天不语。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6］， 

与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月》、李贺《天上

谣》等诗有较高关联度。同时，作者又将这类诗作

中的意象、意境熔铸到其《聊斋志异》中，使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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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鬼气”与小说中的“鬼趣”互相呼应。

再说，根据传统民俗，七月半，鬼乱窜，因而

“鬼气”常与“秋意”相伴。《聊斋志异》的“秋

意”不仅取自屈原《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

《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以及

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

摇落而变衰”等悲秋诗情，而且还取自其他渲染“秋

意”之作。如《连琐》即以肃杀凄冷场景开篇，“墙

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二句脱化于《古诗十九

首》“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

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等诗句［7］。

除了古墓、白杨意象，小说还以“萧萧”之声渲染

悲风，让人不寒而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

还引杜甫为隔世知音，不仅在《聊斋自志》最后借

用杜甫《梦李白二首》“魂来枫林青，魂归关塞黑”

两句诗表达对知音的呼唤，而且还将杜诗《秋兴》

八首等诗的“秋气”化入自我诗歌，并传输到小说

文本之中，形成悲戚的审美意趣。“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等写凄凉秋景的诗句成为其赖以

脱化的重点。如蒲松龄也曾以《秋兴》为题写道：

“枫林秋欲暮，霜树醉颜酡。”《赋得满城风雨近

重阳》曰：“山城秋色半苍苍，露染枫林晚气凉。”

《挽念东高先生》亦云：“魂归关塞枫林黑，星陨

台垣日色昏。”［8］可见，“秋暮”“秋晚”“枫林”

等意象经常在蒲松龄脑中打转，挥之不去，不仅再

现于其诗，而且也渗入其小说。如《公孙九娘》写

公孙九娘曾口占一绝：“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

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9］ 

渲染人物的凄意悲情，颇具《秋兴》况味。这种“秋

气”还被化入《连琐》《林四娘》等小说，并创造

出悲凉凄婉意趣。

除了化用前人诗歌意象，蒲松龄还长于借前人

诗歌意象充当小说引子或“造端”生事，创造出悲

欢离合的叙事意趣。如《宦娘》生发于《诗经·周

南·关雎》中的“琴瑟友之”以及《小雅·棠棣》

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等诗句。男主人公温

如春琴艺高超，其妻良工知音善赏，二人终于在喜

爱琴筝的女鬼宦娘撮合下结为秦晋之好。小说从正

反两个向度将“琴瑟友之”“如鼓琴瑟”等诗意推

演开来，既洋溢着温如春与良工历经百转千回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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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琴瑟和谐的喜悦，又回荡着女鬼宦娘眷恋温如春

却因身为异物而难以结为连理的憾恨。冯镇峦评结

尾“出门遂没”一句曰：“结得缥缈不尽，曲终人

不见，江上数峰青。”［10］小说也寄托了蒲松龄难

以与其所爱“琴瑟友之”的某种憾恨。再看，《瞳

人语》开篇写道：“（方栋）稍稍近觇之，见车幔

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

目眩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忽闻

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

郎，频来窥瞻！’”［11］此写轻薄儿方栋逐美人而

遭到呵斥的情景，取意于五代词人张泌《浣溪沙》

一词：“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

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

依稀闻道‘太狂生’。”［12］不仅情景相仿，甚至

连语句也颇相似。又如，《荷花三娘子》系从陆游

《闲居自述》中的“花若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

可人”两句诗生发而出；其篇末附“友人”之言明

确交代：“‘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放翁佳句，可为此传写照。”评点家守奇也指出：

“评引放翁句，疑即是篇所造端。”［13］故事的主

人公“荷花三娘子”由花化为人，又由人化为玲珑

奇石，最终在其所爱宗湘若的哀祝下，再度脱胎换

骨为人，正是按照陆诗的“花”“石”“人”三种

意象步步推演的。当然，该小说的“春风一度”也

与宋代秦观《鹊桥仙》所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有几分相契。此外，有学者注意到，

《小翠》一篇叙述男主人公王元丰在小翠离去两年

之后的一天傍晚，途经自家园亭，听到隔墙传来女

子的言语欢笑，他站在马鞍上往里看，发现是两个

妙龄女子在荡秋千。这一段故事叙述脱化自苏轼的

词《蝶恋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

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14］ 

蒲松龄将其化用在叙事里，让人觉得天衣无缝，仿

佛叙事本身自然滋生出来的一样［15］。相比之下，

《婴宁》所写婴宁居住的南山风光以及她若不经意

的笑，更深得这首词的意趣。

蒲松龄如此娴熟地通过融化前人诗词意象，强

化其小说文本意趣的文化蕴涵。只有了解作者所得

以援引化用的那些意象的来路，才能更好地解读小

说文本的真意。如《莲香》写桑生爱上了莲香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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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狐一鬼两个女子，若不经意的命名其实有着丰

富蕴涵。清代评家即曾用谐音双关法解之，“莲”

包含怜爱之意，李氏凭着“履”传情，除了思念之

意（《方言四》：“丝作之者谓之履。”丝，双关

思念），“履”当关涉《诗经·东方之日》所谓“在

我室兮，履我即兮”，宋代朱熹《诗集传》释曰：

“言此女蹑我之迹而相就也。”［16］此“履我即兮”

指女子与男子亲昵。由“桑”生联想到含有艳情意

味的桑梓之地；由“莲”联想到《西洲曲》“采莲

南塘秋”“低头弄莲子”等诗句。由“莲香”“李氏”

谐音而成的“连理”，也平添了几分白居易《长恨

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意

和兴味。可见，为将一场跨越生死的男女恋情叙述

得意味深长，作者总是喜欢聚合并输入多重诗意。

蒲松龄善于将前人诗意转换为小说叙事意趣，

或借前人诗意生发妙趣横生的故事，使《聊斋志异》

叙事写人余韵缭绕，饱含诗情画意。

二 自我诗词与小说之文辞互通

关于聊斋诗稗之文本互渗，前人曾经有所触及。

20 世纪 80 年代，赵俪生曾把《聊斋诗集》中的《为

友人写梦八十韵》（别本题《梦幻八十韵》）这样

的长诗视为《聊斋志异》的“练兵场”，并指出蒲

松龄是“先用诗的形式写写试试看，然后再写成小

说”［17］；近来，吴昊天、熊明又曾从“记梦诗”

看蒲松龄诗稗创作的“互文性”，指出二者在“鬼

诗”“海市”“侠女”等取材上的关联性［18］。前

者虽未明确运用“互文性”观念，其结论也未必准

确，但已含有文本互渗之实；后者运用了“互文性”

观念，只是所论局限于记梦诗。我们知道，所谓“互

文性”或“文本互渗”并非仅仅指通常所谓的笼而

统之的影响与继承关系，而具体表现为遣词用语等

文辞互通，这是坐实聊斋诗稗互渗的关键。

据袁世硕考证，蒲松龄曾经倾情于一个名叫顾

青霞的女子，这个女子“曾一度沦入烟花巷、后来

成了官僚姬妾”［19］。不断在聊斋诗词中现身的这

个红颜知己顾青霞，却在《聊斋志异》文本世界里

化身为多位女性。这些女性言行不一，性情有别，

但梳妆打扮有着诸多相似，诗稗互渗在这类作品上

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作者惯用诸如“红颜”“翠

袖”“罗裳”“罗裙”“绣鞋”“菱花”“慵鬟高

髻”“麝兰香”“金钿”“玉杵”“凌波微步”“海

棠春睡”等一些绮语秀句写女性。她们通常以“鬟”

为发式，如《辛十四娘》的狐女辛十四娘曾“振袖

倾鬟”，《凤阳士人》的梦中女子的妆扮是“珠鬟

绛帔”，《西湖主》的洞庭公主“鬟多敛雾”，《姊

妹易嫁》的张家次女“云鬟委绿”，《晚霞》的晚

霞一度“振袖倾鬟”。同时，聊斋诗稗还常写女性

之“垂髫”。在认识顾青霞之前，蒲松龄就曾写过

“垂髫”女郎。如《莲香》写桑生夜宿红花埠遇到

的女鬼李氏：“年仅十五六，亸袖垂髫，风流秀曼，

行步之间，若还若往。”［20］待识得顾青霞之后，

聊斋诗词便常常写到这位女子的“垂髫”之貌。如

《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一诗写道：“当日

垂髫初见君，眉如新月鬓如云。”［21］诗稗互通，

以至于《聊斋志异》一再写到女性的“垂髫”造像。

如《仙人岛》写仙人岛主的幼女绿云：“酒数行，

一垂髫女自内出，仅十余龄，而姿态秀曼。”［22］ 

再看《画壁》也写道：“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

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23］另

外写到女性“垂髫”的小说还有《狐妾》《荷花三

娘子》《绛妃》《晚霞》等，足见“垂髫”美女造

像是如何盘桓在蒲松龄心头的。

作为一个像白居易那样“深于诗，多于情”的

传统文人，蒲松龄笔下的梦中情人又常常显得特别

空灵缥缈，仿佛水中月、镜中花。他在以诗词方式

表达自己的“有所思”时，就情不自禁地用各种流

光溢彩的笔调去美化她，并择取一些令人销魂的镜

头予以特写。尤其是那首绮语缤纷的《梦幻八十韵》， 

所写女性通常被认为带有顾青霞的影子。该诗起笔

即言：“谁氏垂髫女？殷勤向楚襄。”让女子以“垂髫”

亮相，继而写梦中所艳遇的那位风雅神女之美：“倦

后憨尤媚，酣来娇亦狂。眉山低曲秀，眼语送流光。

弱态妒杨柳，慵鬟睡海棠。”如此“媚”“娇”“弱

态”等笔墨均与《聊斋志异》写众花妖狐媚之美的

笔墨相呼应。如《青凤》这篇小说写青凤之“弱态

生娇，秋波流慧”以及被“狂生”耿去病追求的情态，

就是对以上几句诗的演绎与铺展。另外，王士禛曾

评该诗曰：“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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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闺闼。”［24］这种浓墨的确也与《绛妃》等小说

所使用的字句相仿佛。《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

写道：“那更笑处嫣然，娇痴尤甚，贪耍晓妆残”，

“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

兜搭千千遍。垂粉颈，绣带常拈。数岁来、未领袖

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赵家姊妹道，斯妮子，

我见犹怜”［25］。蒲松龄热衷于在小说中写他在诗

词中所传达的女性令人销魂的瞬间，除了至少 7 次

写到令人醉心的“嫣然一笑”，还屡屡以“绣带常

拈”写女性娇羞。如《小翠》写小翠逢场作戏受到

诟骂后，“倚几弄带，不惧，亦不言”；《辛十四娘》

写辛十四娘出场，“振袖倾鬟，亭亭拈带”；《青凤》

写青凤与耿去病秘密幽会被叔父撞见时，“羞惧无

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胡四姐》写“四

姐惟手引绣带，俯首而已”；《封三娘》写封三娘

“羞晕满颊，默然拈带而已”，等等。《西施三叠》

这首词还以主妇“厮妮子，我见犹怜”之语烘托神

女之美，如此文辞也见于《莲香》《巧娘》《聂小倩》

等小说。另外，这首词所谓“秀娟娟，绿珠十二貌

如仙”“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云云，

也与小说《公孙九娘》构成文本互渗：“生睨之，

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

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26］情人眼里出西施，

蒲松龄不惜诗稗并用，反复描摹其梦中情人的“秀

曼都雅”“曼声娇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蒲松龄诗词所示，顾青霞能歌善舞，爱好

音乐，还喜爱书法，也乐于学写诗词。蒲松龄为她

写了许多赠诗。其中，《赠妓》一诗写道：“银烛

烧残吟未休，红牙催拍唱《伊州》。灯前色授魂相

与，醉眼横波娇欲流。”该诗不仅描述了这名妓女

喋喋不休的吟唱，而且表达了“灯前色授魂相与”

的知音之感。这种非婚姻的异性神交观念被具体融

化到《娇娜》这篇小说中。其篇末“异史氏曰”：

“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并感叹道：

“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

‘颠倒衣裳’矣！”［27］强调“色授魂与”的神交

胜过唯色情的“颠倒衣裳”。顾青霞善吟诗，《为

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记下了蒲松龄为她选诗吟读

细节：“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这

里的“可儿”虽说谐音于顾青霞原名“顾璨可”，

诗稗互渗与《聊斋志异》意趣创造

但未尝不是一种亲昵的称呼。《聊斋志异》有两篇

小说用到了这个词，即《沂水秀才》“狐子可儿，

雅态可想”，《巧娘》之“生附耳请间。巧娘遣婢

去。生挽就寝榻，偎向之。女戏掬脐下，曰：‘惜

可儿此处阙然’”［28］。指的都是喜欢的人。蒲松

龄常听她吟诗，《又长句》一诗云：“旗亭画壁较

低昂，雅什犹沾粉黛香。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
［29］色隐昭阳。” 表明两人都喜欢吟唱唐代王昌龄《西

宫春怨》“朦胧树色隐昭阳”，可谓千秋知己。《听

顾青霞吟诗》说她“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如

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作者的欣赏、陶醉之情，

溢于言表。《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花妖皆喜欢

吟诗、听诗，如《白秋练》写男女主人公先后 6 次

吟诵唐人诗歌，疗病，并解除心病。顾青霞去世后，

蒲松龄伤心地写下《伤顾青霞》：“吟音仿佛耳中存，

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

魂。”［30］顾青霞的美貌、才情，以及她那曼声娇吟，

不仅屡屡现于聊斋诗词，而且屡屡现于聊斋小说。

既出于作者的刻骨铭心，又发自诗稗二体互渗。

除了吟诗，这位才女还喜欢浅斟低唱，深情的

蒲松龄还曾写过《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小

语娇憨眼尾都，霓裳婀娜绾明珠。樽前低唱伊凉曲，

笑把金钗扣玉壶”，“垂肩亸袖拥琵琶，冉冉香飘

绣带斜。背烛佯羞浑不语，轻钩玉指按红牙”［31］。

这些诗词传达了顾青霞善唱，尤其是擅长吟唱“伊

州”“凉州”之调等信息。这些美好的记忆被写入

《林四娘》这篇小说中：

由此夜夜必至。每与阖户雅饮。谈及音律， 

辄能剖悉宫商。公遂意其工于度曲。曰：“儿

时之所习也。”公请一领雅奏。女曰：“久矣

不托于音，节奏强半遗忘，恐为知者笑耳。”

再强之，乃俯首击节，唱“伊”“凉”之调， 

其声哀婉。歌已，泣下。公亦为酸恻，抱而慰

之曰：“卿勿为亡国之音，使人悒悒。”女曰： 

“声以宣意，哀者不能使乐，亦犹乐者不能使

哀。”两人燕昵，过于琴瑟。既久，家人窃听

之，闻其歌者，无不流涕。［32］ 

这里写林四娘和陈宝钥一开始极尽男女欢爱，然而

在两情缱绻之余，四娘反而“唱‘伊’‘凉’之调，

其声哀婉，歌已，泣下”，这种悲怆的吟唱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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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时之兴，而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继而是这

样一段：“又每与公评骘诗词，瑕辄疵之；至好句

则曼声娇吟。意绪风流，使人忘倦。”显然，作者

是在借林四娘离别之际的“哀曼之音，意绪苦痛”，

渲染一种悲戚之美。只要对照一下蒲松龄的诗词，

便不难发现，这种“哀曼”之音是专属于顾青霞的。

另如，《连琐》写道：“（连琐）使杨治棋枰，购

琵琶。每夜教杨手谈。不则挑弄弦索，作‘蕉窗零

雨’之曲，酸人胸臆；杨不忍卒听，则为‘晓苑莺

声’之调，顿觉心怀畅适。”［33］可以说，此连琐

以及《书痴》中的颜如玉等多才多艺的女性应该都

是顾青霞的化身。

当然，聊斋诗稗互渗还突出表现为，面对某个

阶段的某种人生感受，蒲松龄经常会分别将其写成

诗词与小说，一题两做。如他科举考试后在与儿孙

辈谈论感想时所写的《试后示篪、笏、筠》，因预

感到又会是名落孙山，便将那些不辨良莠的幕中人

说成“心盲或目瞽”。这与《司文郎》这篇小说写

独具慧眼的和尚的那番感叹大体一致：“仆虽盲于

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34］再通过

其它对读，我们或许会对聊斋诗稗互渗现象看得更

加分明。在《赠妓》中的“为寻芳迹到蓬莱，怪道

佳人锦作胎。柳线丛中闻笑语，杏花深处见门开”［35］ 

几句诗里，“寻芳”“佳人”“笑语”“杏花”等

文辞闪烁其间，这与《婴宁》所叙王子服独访婴宁、

门外听笑声那段文字非常逼近。

需要指出的是，聊斋诗稗互渗并非总是由诗而

稗的。在创作实践中，蒲松龄也常将小说文辞凝练

为诗语。大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50 岁的

蒲松龄曾经将某些小说文辞熔铸到《读书石隐园，

两餐仍赴旧斋》诗中：“花树喜我至，浓阴绕屋声

萧萧；山禽喜我至，凌晨格磔鸣树梢。”［36］其诗

境颇类乎《丐仙》所写一座园林光景：“中有花树

摇曳，开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来句辀于其

上。”［37］而所谓山禽“格磔”云云，则源自《婴宁》

“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之语。同时，细心的

读者还会发现，这首诗的语句结构与写景意象有模

拟杜甫《草堂》一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

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的痕迹。这说明，蒲松

龄不仅在诗法上跨越古今，而且跨越了诗之“真”

与小说之“幻”。再如，蒲松龄晚年写过一首《志

梦》诗：“银河高耿柳平桥，月色昏黄更寂寥。深

院无人夜清冷，天风吹处暗香飘。”［38］稍加比对，

便可知这其实是《聊斋志异》中的《胡四姐》所叙

“尚生，泰山人。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

明月在天，徘徊花阴，颇存遐想”［39］，以及《狐

嫁女》所叙“时值上弦，幸月色昏黄，门户可辨”［40］ 

等诗境的重新整合。

如许诗语稗辞，均源自蒲松龄多年以来孤鸿飘

渺所历之感，挥之不去，故而常常分别形诸诗稗两

种文体。至于孰先孰后，有时的确难于辨识。

三 诗词“抒我情”转换为
小说“叙他事”

在聊斋先生的创作中，本为诗词中的自我抒情

角色经常悄然潜入或被代入到《聊斋志异》这部小

说的文本天地，化身为小说中的“他者”角色或附

体到“他者”角色身上，完成了聊斋诗稗之间由抒

情到叙事的转换。同时，诗词之“抒我情”也翻转

为小说之“叙他事”。凭着这种诗稗互渗能力，蒲

松龄大大丰富了《聊斋志异》的意趣创造空间。

首先，聊斋先生时而跨越文本内外，直接把触

发于现实生活的诗词移注到小说文本。古往今来，

唐宋诗词创作时常出现所谓“男子作闺音”现象 ,

即所谓之“易性”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可以

通过虚拟的男女二人为自己一人代言，正如《红楼

梦》所言：“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

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41］道出了这类小说作

者热衷于借助虚拟才子佳人角色留存自我“情诗艳

赋”的机趣。黄霖《〈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

兼辨〈琴瑟乐〉非蒲松龄所作》将单阿蒙最初发表

于 1923 年《大公报》的《闺艳秦声》这种“创作

主体与文本中第一人称主角的性别易位的作品称之

为‘易性文学’”［42］，较早地触及了“易性”创

作现象。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

写作论析》指出：“金圣叹以扶乩的形式，进行易

性代言写作，先后以泐大师、叶小鸾等四位女性的

身份写出相当数量的诗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想象

女性的生活场景，揣摩其心理，体验其情感，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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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上的易性代言写作推向极致。”［43］蒲松龄不

仅乐于在诗词中通过“易性”而创作了不少“闺情”

诗词或带有女性气息的诗词，而且善于将自己“易

性”创作的诗词或诗意移注到《聊斋志异》中，使

人物在小说园地里获得身份认同。对此，已有学者

论及［44］。有的以书生之口出之，如《连城》写的

是一场触动愁肠的男女知音之恋，男主角乔生献给

女主角连城的诗中，有这么几句：“慵鬟高髻绿婆

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

蹙双蛾。”这首美艳的诗是嫁接连城、乔生之间恋

情的桥梁，具有决定意义，是蒲松龄把自己写给孙

蕙的《闺情呈孙给谏》一诗的前四句原封不动地搬

过来的。如此说来，在蒲松龄内心深处，笃于爱情

的连城也许就是他自己喜欢的顾青霞之化身，而这

位子虚乌有的“乔生”正是蒲松龄式的穷书生。还

有的诗竟然托之于小说女性之口，如《宦娘》叙述

女鬼宦娘眷恋人间书生温如春而不能结合，为其谋

得另一女子良工。温如春见到良工非常喜欢，但托

媒求婚遭拒；良工自闻琴以后，对温如春亦“心窃

倾慕”。在以诗词传情过程中，宦娘有这么一首诉

说哀怨的《惜余春词》词：“因恨成痴，转思作想，

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

抱。甚得新愁旧愁，剗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

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

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

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

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45］此也是由

作者《惜余春慢·春怨》原作移注而来。良工拾到

这首词后，由于和自己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共鸣，

于是“吟咏数四，心悦好之。怀归，出锦笺，庄书

一通，置案间”，葛公则恰恰“经闺门过，拾之；

谓良工作，恶其词荡”，知道女儿怀春，甚至与人

有染，不得已急欲嫁女；而温如春在自己的菊畦旁

拾得这首词，也搞不清从何而来，“反复披读”，

又因题上有自己之名“春”字，“益惑之”，于是

“即案头细加丹黄”。这首莫名其妙的左右着故事

进程和人物命运的词，从现实作者的“易性”写作，

到被引入小说文本，倒是非常合乎女性角色宦娘口

吻。除此类似词集与小说集兼收的诗词之外，将《聊

斋志异》文本人物的其他诗词辑出，亦可用以察觉

诗稗互渗与《聊斋志异》意趣创造

现实作者蒲松龄的才情与秉性。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跨越性别以寄托情怀的现

象并不鲜见。许多身为男性的文人大都有过化身入

文本而附体于其中女性角色的创作体验。蒲松龄往

往“易性”幻身为自己笔下的一些花妖狐媚。从许

多花妖狐媚身上，我们也能嗅觉到作者的精神风貌。

如《婴宁》最后公然情不自禁地径称其喜爱的女性

为“我婴宁”，既可理解为“我的婴宁”或“婴宁

是我的”，也可不妨理解为“我就是婴宁”或“婴

宁就是我”。据周先慎考察，蒲松龄还有一首《山

花子》词：“十五憨生未解愁，终朝顾影弄娇柔。

尽日全无个事，笑不休。贪扑蝶儿忙未了，滑苔褪

去凤罗钩。背后谁家年少立？好生羞！”这首词写

“闺情”，少女爱笑而憨态可掬，俨如婴宁，或许

是《婴宁》得以形成创意的依据，由此也委婉地传

达了蒲松龄本人有所企慕的心境与性情［46］。更可

能是作者创作《婴宁》后余意未尽， 栝小说故事

另成词作。无论如何，作者可以将其诗词“抒我情”

转化为小说“叙他事”，使得小说文本外部的作者

与文本内在的人物实现精神上的融合。总之，为了

一种“寄托”，蒲松龄在将自己的诗性气质投射到

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时，固然可以得心应手地化身

为相同身份的男性书生，亦可穿越为那些超凡脱俗

的花妖狐媚女性异类。

其次，聊斋先生还能够穿越真幻，将诗词抒情

角色的感同身受化入小说叙事写人。中国古代文学

家常常幽灵般地潜入文本，“化身”或“附体”于

文本人物。对此，传统文论家有所认知并有一些零

星的探讨，如明代剧作家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

强调：“学戏者不置身于场上，则不能为戏；而撰

曲者不化其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47］强

调表演者、作者角色“投入”身心“化入”作品之

重要。戏曲创作如此，小说创作亦然。在古代作家

中，蒲松龄最有资质带着诗词真情设身处地“化其

身为稗中人”，且基本做到了与小说人物化而为一，

从而扮演起小说中的喜怒哀乐角色。

蒲松龄任意穿越于梦与真、真与幻之间，将虚

幻之美与人生之真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了文本意义

的超越。人鬼情未了，蒲松龄与顾青霞在《聊斋志

异》中不断地变形现身，大有汤显祖《牡丹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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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浓浓、超越生死的“至情”境界。如《连琐》写

女鬼因爱复活，《宦娘》写女鬼寄希望于来世相聚，

《连城》写男女之间有《牡丹亭》那样的三世情，

《细侯》《鸦头》写青楼女子选择蒲松龄那样的书

生并忠贞不渝。清初与蒲松龄同时代的李渔在其《闲

情偶寄·声容部》中说：“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

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幻境之妙，十倍于真。”［48］ 

天才的文学家总是喜欢随意穿越文本内外，甘愿到

幻境“寻欢作乐”。晚于蒲松龄的乾隆间文士史震

林《西青散记》卷二也曾议及想象的奇妙功用：“眼

中无剑仙，意中须有《红线传》；眼中无美人，意

中须有《洛神赋》。”［49］眼见为实的局限和缺憾

要通过异想天开来补偿。我们尽可拿蒲松龄《画壁》

所谓的“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来理解他创

作《聊斋志异》的心态。

当然，蒲松龄虽以游戏笔墨写人，但也并非无

中生有，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曾指出：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

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

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 

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

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

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

之也。［50］ 

陈先生以史学家眼光认为《聊斋志异》所遐想的女

性与吴越柳如是等风流放诞的女性仿佛，肯定了其

真实性。《嫦娥》写“太原宗子美，从父游学，流

寓广陵”那场扬州往事，其中涉及的三个主要人物，

宗子美为人间君子，嫦娥是月宫下凡仙人，颠当则

为狐狸精，身份虽然不一，能够穿越时空，显得比

较奇幻，但作者在写三个人物的离合悲欢时，仿佛

身历其境，对爱情之忠诚、待人之诚笃以及夫妻朋

友之间“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

之死”［51］等精神风貌，体会和感悟得特别真切。

当然，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的，能够遴选入诗稗的

审美素材又毕竟是有限的，而进入诗稗艺术天地的

素材又往往变得亦真亦幻。相对而言，聊斋先生最

善于围绕噩梦的科场与幻梦的情场做他那诗稗二体

互渗的文章。

再次，聊斋先生还经常穿越古今，将以美人香

草自喻的诗词创作传统引入小说艺苑。中国文人憧

憬“美人”并进而以“美人”设喻，开始于《诗经》，

《郑风·野有蔓草》曰：“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唐风·绸缪》亦有言：

“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不期而遇、冥冥中注定

的一场场情恋似乎更具撩人性。继而，屈原把理想

与意中人或自恋的“我”喻为美人，开创了“思美

人”传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聊斋诗稗经常表现

出对现实礼法的超越，并嘉许“邂逅”而成的露水

姻缘。在《聊斋志异》中，“诗骚”这些古老的歌

唱便演奏成《公孙九娘》《青梅》等小说以“邂逅”

为主旋律的人生悲歌，这些目交神接的故事隐含着

千载之上屈原《九歌·少司命》所表达的“满堂兮

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的情怀。

大致说来，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皆是文本意

趣创造的手段。聊斋先生在将诗词抒情转换为小说

叙事的同时，完成了现实角色向故事角色的转变。

在诗之抒情与稗之叙事互渗中，聊斋先生特别善于

用小说所叙情场上的“士艳遇”来补偿诗词所抒科

场上的“士不遇”缺憾。同时，只要能寄托作者的

旷怀痴情，各种角色就不再拘于性别，可男可女，

无论男女。

四 从诗词“磊落之气”看小说
“孤愤之情”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

如果说，蒲松龄惯于将“磊落之气，寓之于诗”［52］， 

那么亦可说其“孤愤之情”则主要寄托于小说。诗

词“磊落之气”与小说“孤愤之情”是跨文体呼应

的，可以对读。长期以来，关于“孤愤”的理解，

众说纷纭。或从《韩非子·孤愤》一文寻求答案，

或从屈原“发愤以抒情”那里寻找解释。而今，从

聊斋先生诗词的“磊落之气”切入，或许能够更好

地理解其《聊斋志异》中的“孤愤之情”。

除了将前人诗词意象、意境化入到《聊斋志异》

小说文本，蒲松龄还信笔将其诗词中的“磊落之气”

引入这部小说文本，从而创造出富含情感底蕴的意

趣，使之兼容了“缘情”之诗、“以意为主”之文

的功能。所谓“磊落之气”并非通常所谓的为人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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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的坦荡，而主要是指“感愤”下的情绪跌宕与不

可羁勒。蒲松龄南游期间曾写过《感愤》一诗，其

中两句颇能道出其境况：“新闻总入《夷坚志》，

斗酒难消磊块愁。”［53］他之所以把所见所闻写成

鬼狐小说，有自娱自乐的初衷，更有消愁解闷的意图。

可以说，有了“孤愤之情”植入做支撑，《聊斋志异》

之叙事便更有意趣，更具感染力、震撼力。关于《聊

斋志异》创作的心境与情怀，清人南邨还曾有言：

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

结，不得已为是书。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

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聊斋早脱韝去，奋

笔石渠、天禄间，为一代史局大作手，岂暇作

此郁郁语，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

奇哉！［54］ 

指出蒲松龄当年是在“胸填气结”“胸存磊块”的

状态下写这部小说的。这种情绪在《寄怀张历友》 

《九日同丘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其三）等诗中

坦露无疑，前者有“憎命文章真是孽，耽人词赋亦

成魔”之怨气，后者有“呼吸若能通帝座，便将遭

遇问天孙”之愤情。如何将这种怀才不遇的“磊落

之气”化入《聊斋志异》文本天地？蒲松龄首先采

取了借悲剧人物以寄寓的策略，使得身为主体之人

的作者与作为客体之人的小说文本人物不断化合交

融。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那篇《叶生》，该小说写叶

生“文章冠绝当世”，却“所遇不偶”，终于抑郁

而死。死后竟幻形入世，帮助赏识自己的恩人之子

考得举人，终于“为文章吐气”。这种“气”就是

冲荡于聊斋诗词中的“磊落之气”。由此可以见出

作者伤心人别有怀抱。小说篇末“异史氏曰”一大

段文字直接抒发才人科举失意的悲哀、愤懑，其意

旨与蒲松龄在一次科考失意后所写的《大江东去·寄

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作》等词具有

较密切的关联度；其情感基调乃至语句也多有契

合，做到了叙事、写人、抒情的有机融合。总之，

在作者笔下，无论是诗词的“磊落之气”，还是小

说的“孤愤之情”，都是因怀才不遇而起，颇能创

造出相互呼应的“悲以深”审美意趣。

除了借悲剧人物以寄寓，蒲松龄还善于借《聊

斋志异》写艳情以舒解“孤愤”之情。这与前代文

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55］创作同理。这种

诗稗互渗与《聊斋志异》意趣创造

心境也类似于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是

在为美女立传，更是在借美女的情操以明志。历代

男性作家之所以热衷于叙述香艳故事，道理即在此。

这种“孤愤之情”的精神根源还在屈原“发愤以抒情”

那里。其“孤愤”寄托既深得屈原诗赋之助，又得

屈子精神之传人李白的滋润。难怪蒲松龄《九月晦

日东归》一诗说：“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

骚》。”［56］此不仅仅意味着他自负地以“谪仙弟子”

与“名士”自居，而更含“哀怨起骚人”的情绪在内。

可以说，《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就是聊斋诗词

中花草美人的艺术转换，其文化根源在于屈原的“上

下求女”的情结和“美人迟暮”的情绪。

其实，无论是聊斋诗稗中的“磊落之情”，还

是《聊斋志异》中的“孤愤之情”，又都通常会外

显为“痴”与“狂”。《赠刘孔集》诗写道：“癖

情惟我谅，狂态恃君知。”［57］蒲松龄时常将自己

这种固有的“痴”“狂”等心性注入小说人物，形

成一道正如《聊斋自志》所谓的“狂固难辞”“痴

且不讳”的情感共振。需要强调的是，蒲松龄这位

落魄潦倒的狂人经常把饱经风霜的杜甫引为隔代知

己，他曾多次体贴入微地咏赞过杜甫之“狂”。在

一首直接题名《杜子美》的诗中，他说杜甫“毋乃

恣肆近狂颠”“狂态直与祢生同”，流露出几分认

同感和知音感。这种刚直不阿、肆无忌惮的角色期

许也正是蒲松龄自我精神品格的写照，以至于他乐

此不疲地赋予笔下同样身份的书生以“狂郎”“狂

生”形象。聊斋诗稗除了善于引前人狂情为己意，

还善于借助其他文人的风情做文章。古代诗词表达

为爱而疯狂者，如汉代司马相如《凤求凰·琴歌》

曰：“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

如狂。”五代牛希济《临江仙》一词也有这么两句：

“须知狂客，拚死为红颜。”这种相思之“狂”，

都是男女爱悦之情所迸出的火花。蒲松龄骨子里乃

一狂人痴人，除了杜甫式的狂傲，还有对其所爱的

痴情，这成为《聊斋志异》中许多男性人物的共性。

如《青凤》写“耿去病不能忘情于青凤”之“狂”，

也属于蒲松龄的个体精神。蒲松龄与杜甫剪不断，

他通常会自觉仿效杜诗，其《满庭芳·中元病足不

能归》直抒其情曰：“落拓从来有恨，思量到、幽

怨全收。曾闻道，当年杜甫，也是一生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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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杜甫的“怜才”观念也烙印在蒲松龄内心深

处，尤其是其《不见》中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

怜才”，竟成为蒲松龄反复吟咏的主题。其《九月

望日怀张子历友》曰：“世人原不解怜才。”［59］《呈

孙树百》曰：“念我不才皆欲杀。”［60］《中秋微雨，

宿希梅斋中》曰：“世上何人解怜才！”［61］《答

朱子青见过惠酒》曰：“北海论文怜杜甫，江州赍

酒过柴桑。淫霖快读惊人句，未觉深秋旅夜长。”［62］ 

蒲松龄渴望有人能识拔自己，其“怜才”情结也被

输入到《聊斋志异》中。其中，《胭脂》写道：“闻

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63］ 

把当年识拔自己的施闰章写到小说中，让他为一桩

冤案平反昭雪。《喻世明言》中的《众名姬春风吊

柳七》有诗云：“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

裙。”蒲松龄反复写众女子“怜才”，实为发泄自

己的磊落不平之气。《王桂庵》写芸娘“怜才心切”； 

《瑞云》写贺生赏识爱怜瑞云的才貌，不以妍媸易

念，终于赢得花好月圆；《连城》写连城爱怜乔生

才华，不以贫富论人；《青梅》写狐女青梅能识张

生于困顿潦倒中，这些无非都是身为诗人、小说家

的蒲松龄之“怀才”“怜才”等“自恋”心理的曲

意表达。

历代才子之“狂”往往源自怀才不遇，此乃成

为诗词中的千古咏叹调，并不断地与“怜才”建立

起逻辑关联。蒲松龄之狂又有些不同寻常。用凡俗

的眼光看，他的“颠狂”发自“心比天高，身为下

贱”的人生境遇，不免有点妄自尊大。与此相应的

《聊斋志异》中的“孤愤”也大致出于作者“孤芳

自赏”“孤高自许”。而“孤愤”下的“颠狂”又

容易导致作者与时世格格不入，难免遭遇更多的挫

折与碰壁，形成“恶性循环”。高洁之心在现实中

难以存护，于是寄托于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聊

斋志异》是蒲松龄实现心灵寄托的精神家园。但现

实又不能不去面对，故而他晚年似乎有所反思，以

至于写出了像《雪夜》“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颠

狂与世违”这样的诗句。从文化渊源看，《聊斋志

异》之“孤愤”当属于韩非子之“孤愤”序列，其

内涵即是因心高气傲不容于世而悲愤。据《史记·老

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

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做《孤愤》。”司马贞索

隐：“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64］蒲松龄时

常感到不能容于时世，他是带着韩非那样的“孤愤”

心境去寄情于小说的。 

通过与聊斋诗词中的“磊落之气”对读，我们

深深感到，《聊斋志异》中的“孤愤”意趣并非非

此即彼的二者必居其一，其真意在于它不仅是韩非

子、屈原乃至整个传统“孤愤”文化元素的累积与

叠加，而且还蕴含着作者感悟现实人生的回肠荡气，

或借小说人物一吐为快，或打并入艳情而排遣之。

表面看，蒲松龄谈鬼说狐，亦庄亦谐，是在制造文

字游戏，但事实上，游戏的背后大有深意在。其在

与毕怡庵抵足绰然堂谈狐梦时吟诗道出了其中之委

曲：“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65］ 

他的《聊斋志异》是游戏其表，而寄寓其里的是“大

半不称意”的孤愤。正是这番感慨系之，这份深情

的寄寓，才使得这部小说意趣横生，沁人肺腑。

概而言之，文本互渗不仅是一种文本表达策略，

而且还是一种文本意趣创造手段。蒲松龄与众不同

之处在于，他凭借诗稗兼工的天赋和优势，自觉发

挥“化诗为稗”“融诗入稗”的意义再生功能，为

这部小说创造出涵蕴丰厚的意趣。从诗稗互渗这一

视角，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领会这部经典本身所

寄托的“孤愤”真意，而且可以借此探讨文学创作

如何实现跨文体互渗以及如何实现叙事与抒情表达

手法转换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1］参见周剑之：《诗与故事的联姻——宋诗中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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